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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梁漱溟1893年出生在
北京一个官宦人家，本名梁焕鼎，
漱溟是他的笔名，后来以漱溟行
世。

我的祖父受曾祖父梁济影响
很大。梁济，字巨川，清廷小吏，做
过内阁中书，也管过一些小的事
情。曾祖父虽然是小吏，但是他对
国家的前途、民生非常关注。在教
育上，曾祖父对祖父非常“宽放”。
在讨论政治问题时，父子经常辩
论，面红耳赤。他允许我的祖父保
留和坚持自己的想法。祖父后来特
别说道：“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
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

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
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另一个对祖父影响特别大的
人是我曾祖的结拜兄弟彭翼仲先
生。他是中国新闻界的先驱，办过

《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
报》。当时北京有三种报纸，一是
洋报，二是官报，三是民报。彭翼
仲先生办的是民报，代表民间。他
经常出来主持正义，抨击政府还
有洋人的不法行径，导致报馆经
常被封。彭先生有句名言：“报馆
争的是公理，报纸是天下人说话
的地方。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
后来，他在报纸上揭露袁世凯秘

密处死保皇党人的消息，因言获
罪，袁世凯派人把报馆封了，流放
了彭先生。他被流放时，送他的达
千人之多，而且还有人愿追随他
到新疆去。

再说到我的曾祖梁巨川。大家
知道我祖父有一本比较畅销的书

《这个世界会好吗》，是他跟美国汉
学家艾恺教授的对话录，书的标题
就源于他与我曾祖的最后一次对
话。1918年11月份，在我曾祖的60岁
生日前几天，他在家中碰到已经在
北大当老师的梁漱溟，突然间问了
一句：这个世界会好吗？我祖父一
愣，随口也就答道：会好的，相信一

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我的曾祖又
说：会好就好。结果在三天之后，我
曾祖投北京的净业湖就是现在的
积水潭而亡。他为什么投湖呢？他
留下了《敬告世人书》：“国性不存，
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
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
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
新也。”

我曾祖的死在社会上引起了
极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他是殉清，
但实际上他是殉道。他的好友彭翼
仲先生专门在积水潭的南岸立了
一个碑：“桂林梁巨川先生殉道
处”，可惜此碑毁于“文革”。

11月26日，
著名思想家梁漱
溟 的 嫡 孙 梁 钦
宁，做客由山东
省图书馆和本报
联合主办的大众
讲坛，作了题为

“那些年 那些
人 那些事———
我的祖父梁漱溟
和他的民国朋友
圈”的专题讲座。
本报记者根据讲
座录音以及采访
整理了梁钦宁的
讲座内容，以飨
读者。

和而不同，与熊十力的终身友谊

通过《究元决疑论》，我的祖父
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青睐，结识了
很多前辈大家，如林宰平、梁启超、
蒋百里等，也结识了他的终身好友
熊十力先生。

林宰平先生现在的知名度不
高，他是黄远生先生遗嘱的编撰
者，黄远生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
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也是第
一个被暗杀的记者。林宰平先生还
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的编撰者。
蒋百里先生也是梁启超的学生，他

是一个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大家可
能不知道他，他的女儿是蒋英，女
婿是钱学森。蒋百里先生曾在日本
留学，对日本非常了解。后来写下
了《国防论》，预言中日将有一战，
而且持续的时间不短，只要中国坚
持住，跟他们打消耗战，最后必然
胜利。

至于梁启超先生，那更是前辈
大家。梁漱溟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
祖梁巨川十分仰慕梁启超先生，曾
几次投书，登门拜访都不得。在曾

祖的遗书中，有相关的文字描述这
个事情，我的祖父就更不敢去打扰
梁启超先生。没有想到的是1919年
夏天，一辆小车开到了梁家的门
口。祖父听了声音出来一看，从车
上下来了林宰平先生、蒋百里先
生、梁启超先生，还有梁先生的长
子梁思成。只有梁思成比我祖父小
8岁，其余都是前辈大家，主动登门
拜访。

我祖父和熊十力先生是怎么
结识的呢？就是这篇《究元决疑

论》，在文章中我祖父说：“此土凡
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
云云”，点名道姓批评熊先生。因为
熊先生之前在杂志上发文批评佛
学：“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
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
言……”没想到1919年暑假，我祖父
接到一个明信片，是熊先生寄来
的，他说：此文看过，骂我的话不
错。我准备暑假来北京，可否一晤？
夏天他就到了北京，我祖父专门去
拜访他，从此结下终身友谊。

朋友圈里的民国大家

父亲的死对梁漱溟影响非
常大。梁漱溟在他14岁左右就开
始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
一个是社会问题。他更倾向于佛
家思想，一直想出家。我的曾祖
父虽然反对，但是也不阻拦，因
为父母健在，他也不便做出比较
激烈的举动，就在家里吃素。父
亲的殉道而亡给他很大的刺激，
促使他放弃了出世思想，转而入
世，想对中国社会有所贡献。

1911年，祖父中学毕业。一
毕业他没有投考任何一所学校，
就跟着甄元熙（编者注：梁漱溟
同学，革命党）拿一笔钱办了一
份报纸———《民国报》。他的第一

个职业是编辑兼记者。报社的社
长是甄元熙，而总编叫孙炳文。
孙炳文后来经周恩来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7年，国民党“清
党”的时候，在上海壮烈牺牲。他
的女儿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
我祖父在《民国报》做记者，经常
用笔名。孙炳文先生给他起了一
个笔名“漱溟”。在《民国报》，他
经常出入国会，也参加一些社会
活动，正好他的表舅张耀曾先生
出任民国司法总长，就请我祖父
任他的机要秘书。

1916年，祖父写下了影响他一
生、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究元决
疑论》，发表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

上，连载三期。没想到引起很大的
反响。这篇文章影响和改变了他
的命运。此文评议古今中外诸子
百家思想，独崇佛法。当时蔡元培
先生从德国归来，祖父就拿《究元
决疑论》去拜访蔡元培先生。后来
我跟蔡先生的孙女一聊才知道，
蔡元培是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
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4日第
一次到北大，当天晚上我祖父就
拿着《究元决疑论》去他家里拜访
请他看。蔡元培说：此文我已经看
过，很好……我想请你来北大教
印度哲学。我祖父就很诧异，因为
他只是来向前辈请教，并没有想
求职，那阵儿他还是司法总长的

秘书。
祖父第一次去北大就到了校

长室。当时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在。
寒暄过后，祖父当即向蔡先生和
陈独秀表明：我此来北大就是替
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
事情。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
批孔浪潮在北大已成气候。那种
情况下，一个无名小辈对前辈大
家表明他的态度就是替释迦和孔
子说个明白，他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所以说，蔡先生真是

“不拘一格降人才”，让一个中学
学历的年轻人成为北大哲学讲
师，真正应了他的办学宗旨“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

中学毕业生成了北大讲师

这个世界会好吗

熊先生跟我祖父一样也是
一个自学大家。他学历甚至比我
祖父还要低，小学都没有毕业。熊
先生非常豪放，他的性格跟我祖
父迥异，饮食习惯差异也很大。熊
先生是要吃肉的，我祖父是吃素
的。他们俩却友好地相处，从上世
纪二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六十年
代。而且我祖父离开北大之前告
诉了熊先生。熊先生说，那我也
走，我也不教了。

他们去了北京边上的大有
庄，带着学生同住共学，还有一
个德国人韦西琴。这个德国人是
单独开火，还有一个单独开火的
就是熊先生。为什么？熊先生要
吃肉，而且每天不能少于半斤
肉。有一次他觉得肉少了，就把
负责采购的叫来说：我觉得我这
个肉不够分量。那个人说：我看
着称的，半斤，足足的半斤。熊先
生也没话说，过一段他还是觉得

肉少，又把这个人叫来说：我这
肉还是不够。采购的就换了个说
法：我盯着看的，八两，足足的八
两（旧制一斤十六两）。熊先生不
识数，觉得八两比半斤多，从此
再也不问了。

当时我祖父在北大开了一
门唯识学的课，但是教着教着觉
得自己的能力有限，请熊先生代
教，我祖父就向蔡元培先生推荐
他。蔡元培先生说，那你看好就
行，所以就请熊先生来北大教唯
识学。但是熊先生一到北大就讲
了新唯识，把那个唯识踢开一边，
另搞一路，我祖父都惊呆了。我的
祖父和熊先生虽然在理论上说
服不了彼此，经常争论，但并不妨
碍他们终身的友谊。我的父亲还
认了熊先生做干爹。

新中国成立后，熊先生怕冷
去了上海，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来
北京开会，熊先生不敢坐飞机，只

坐火车，而且必须开着窗户透气。
跟他一车厢的人都受不了，又碍
于他的声望不敢说，只能跟陈毅
市长嘀咕。陈毅说：熊十力这样的
大家全国有几个，你给他一个车
厢。后来熊十力去北京开会，每回
那一个车厢都是他的。

这是我祖父写熊先生的一
段文字，与大家分享。“如我所见，
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
著作。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
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
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
衍》，即其着笔行文的拖拉冗复，
不既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
离乎。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地
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
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学
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
忠于先生。”这就是他对熊先生的
评价，他们俩的关系非常好地体
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我再讲两个我祖父跟我的小
故事。20世纪80年代流行迪斯科，我
花10块钱报了班，在家里也练。有
一天练的时候，我爷爷踱步而来，
他也看了。后来我就拦住爷爷，其
实是有点想挑战老人的意思。我问
我爷爷：你看我跳，喜欢不喜欢？到
现在我还记得，我爷爷扶了眼镜莞
尔一笑：你喜欢就好。92岁的老人，
多么宽容和包容。他这些对人生的
态度，对我影响很大。

他是君子“行不言之教”。他
是吃素的，吃得非常清淡，我跟他
吃饭的时候老觉得菜淡，就老往
自己菜里放酱油，他也没有说我。
有一次我在做俯卧撑锻炼，他就
踱步而来，拿了一本书，上海科学
普及出版社出的绿皮儿的，他还
专门折了页，拿红笔把题目给我
勾勒出来，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
题目——— 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
杀。他就让我通过看科普文章知

道吃盐过多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让我自己做一个选择。

在他人生最后的时期，1988年5
月份他接受了台湾记者的最后一
次采访，在病榻上，记者问：你对台
湾青年和大陆青年有什么寄托，有
什么想法想跟他们说的？我祖父沉
吟了片刻说：“要注重中国传统文
化，要看我的《中国文化要义》。”沉
吟了片刻，又说：“要顺应世界潮
流。”

要注重传统文化，要顺应世界潮流

编者按：

上图：梁漱溟与家人合影，右一为梁钦宁。
下图：1981年梁漱溟在信中告诫梁钦宁要做到“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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